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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录吴趼人评点和编辑过的作品 考虑到吴趼人评点

过的作品很难见到 同时为了帮助读解吴趼人的评点 因此全

部保留了原文

毒蛇圈 二十三回 未完 标 侦探小说 署 法

国鲍福原著 上海知新室主人 周桂笙 译 连载于 新小

说 第 8号 第 9号 第 11 14号 第 16 19号 第 21号
第 23号 第 24号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1903年 10月 5
日 至三十一年十二月 1906年 1月 印行 吴趼人为此书所
加眉批共计十八回一百六十六条 又为十五回加有回评 署名

趼廛主人 本卷即据 月月小说 本点校收入 吴趼人未

评点的部分也一并收入 为了帮助读者看到作品的全貌 以便

加深对吴趼人评点的理解

新庵译屑 九十题九十四篇 署 上海新庵主人译述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 1908年 9月 吴趼人应周桂笙 即新庵
主人 之请 为之编辑并作序 并将周桂笙原为 知新室新译

丛 所写 弁言 置于卷首 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 吴趼

人去世后 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 计得九十题九十四

篇 与其所著 新庵随笔 合编为一册 合称 新庵笔记

其中卷一 卷二为 新庵译屑 上 下 卷三 卷四为 新庵

随笔 上 下 并增任堇 序 一篇 于 1914年 8月由上海古
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 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 知新室新译丛 标 札记小说 署 上海知

新室主人译述 初载 新小说 第 20号 第 22 24号 光
绪三十一年八月 1905年 9月 至十二月 1906年 1月 印行
共计二十篇 全部入选 新庵译屑

二 新庵译萃 标 札记小说 译者署名 上海

知新室主人 上海知新室主人周桂笙 周桂笙

新 等 初载 月月小说 第 1 5号 第 7号 第 8号 第
10 号 第 16 号 第 19 号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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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1日 至三十四年七月 1908年 8月 印行 共计六
十七篇 入选 新庵译屑 者五十九篇

三 自由结婚 标 札记小说 署 上海知新室

主人译述 载 月月小说 第 14号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 1908
年 3月 印行 同题四篇 均入选 新庵译屑
四 散作十题十一篇 除 俭德 一篇选自 新庵随笔

载 月月小说 第 3号 外 未见在报刊上发表 可能是周
桂笙新增译作

在 新庵译屑 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 吴趼人加评者三

十二篇 大多在 新小说 月月小说 发表时所加 只有

极少数是在编辑 新庵译屑 时增评 其中对 自由结婚 四

篇加以合评 以一篇计 此外 原 新庵译萃 中有一篇 欧

洲糖市 载 月月小说 第 8号 也附吴趼人的评语 而
新庵译屑 漏收 今为之补入 如此 新庵译屑 总计为

九十一题九十五篇 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 至于吴趼人

评语的署名 则在 新小说 和 月月小说 登载时署 检尘

子 而结集为 新庵译屑 时已改为 趼人氏 了

本卷收入时以上海古今图书局 新庵笔记 中的 新庵译

屑 为底本 校以 新小说 和 月月小说 所载 并加以新

式标点

讥弹 送往迎来之学生 作者署名 新 篇末评语

署名 偈 载 月月小说 第 2号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五
日 1906年 11月 30日 印行
新庵随笔 禁烟不制药 原题 禁烟当先制药 作

者署名 新庵 吴趼人加有眉批 署 趼人氏注 载 月

月小说 第 6 号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1907 年 3 月 28
日 印行 后周桂笙将 新庵随笔 与 新庵译屑 合编为 新

庵笔记 1914年 8月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禁烟当先制

药 篇改题 禁烟不制药 将吴趼人的眉批改置于篇末 以

上两篇 附于 新庵译屑 之后

贾凫西鼓词 标 弹词小说 署 木皮散人贾凫西

著 载 月月小说 第 7号 第 8号 分别于光绪三十三年
三月十五日 1907年 4月 27日 四月十五日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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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行 首冠光绪丁未二月 1907年 3月 吴趼人 署名 趼人
氏 贾凫西鼓词 序 乾隆元年 1736年 秋统九骚人
原序一 乾隆二年 1737年 七月二十七日统九骚人 原
序二 末附佚名 跋 同治戊辰 1868年 闰月竹石主人
附识 吴趼人加有眉批四条 署名 趼 本卷即据 月

月小说 本点校收入

情中情 五章 未完 标 写情小说 署 侠心女

史译述 我佛山人点定 不署原著者 载 月月小说 第

1号 第 2号 第 5号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1906年 11
月 1日 至三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1907年 2月 27日 印行
所谓 点定 者 即文字加工之谓也 故本卷据 月月小说

本点校收入

新庵谐译初编 分一 二两卷 卷一收 一千零一夜

渔者 两篇 卷二收 猫鼠成亲 等 15篇 署 上海周树奎
桂笙戏译 南海吴沃尧趼人氏编次 光绪二十八年孟夏 1903
年 5月 上海清华书局出版 首冠吴趼人序及周桂笙自序 本
卷据上海清华书局本点校收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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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曰 我国小说体裁 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 来

历叙述一番 然后详其事迹于后 或亦有用楔子 引子 词章

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 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 陈陈相因 几

于千篇一律 当为读者所共知 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

其起笔处即就父母问答之词 凭空落墨 恍如奇峰突兀 从天

外飞来 又如燃放花炮 火星乱起 然细察之 皆有条理 自

非能手 不敢出此 虽然 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 爰照译

之 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 幸弗以不健全讥之

第一回

逞娇痴佳人选快婿

赴盛会老父别闺娃

爹爹 你的领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 儿呀 这都是

你的不是呢 你知道没有人帮忙 我是从来穿不好的 话

虽如此 然而今天晚上 是你自己不要我帮 你的神气慌慌忙

忙 好像我一动手 就要耽搁你的好时候似的 没有的话

这都因为你不愿意我去赴这回席 所以努起了嘴 甚么都不高

兴了 请教我怎么还会高兴呢 你去赴席 把我一个人丢

在家里 所为的不过是几个老同窗吃一顿酒 你今年年纪已经

五十三了 这些人已有三十五年没有见了 还有甚么意思

呢 五十二岁 姑娘 我请你不要把我年纪来弄错 这不

是说短了我的日子 犹如咒我一般吗 至于讲到这顿酒 却是

我们同窗的一个纪念会 会中的朋友 差不多还有许多没有见

过的呢 然而内中有一个人 是我很相好的 此人与一位大臣

很知交的 所以我想托他在政府里替我请奖呢 难道我真为的

是吃一顿酒么 嗄 可不是就为那新制的第九十二队团练

像么 这件东西 大家都以为好 我却一见了他就要生气 自

从你动工以后 我连相馆里都不愿意去走动了 今天晚上你去

赴席 偏偏又为的是他 如今你钱也有了 现成的享用尽够了

还要那政府的功名做甚么呢 哼 我何曾有甚么钱 这份

产业是你母亲的姑母留下的 一年可以得六万法郎的进益 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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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过为的是你年纪还小 所以替你经管 再等两三年 我就

应该交还给你了 要是你对了亲嫁了人 这份产业就要归你丈

夫执掌了 哦 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吗 你总不能老死

不嫁人呀 我要丢开你呢 本来也是舍不得 然而你也总不能

说是一定等我死了再去嫁人 因为我还想再长长久久的多活上

他几年呢 丢开我吗 为甚么呢 我也并没有一点意思要

丢开你 即使有人要娶我 我自然要同他说明白 商量一个妥

当的办法 我们大家总得住在一块儿过日子呢 这间屋子住三

四人也还住得去 你老人家应得在楼下一层才与相馆进出近便

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纪 在楼梯上上下下的 我们两口子住

在第二层 第三层还可以给丽娟表姐做个卧房 他是年轻力壮

的人 再高一两层也不要紧的 好呀 好呀 你已经打算

得那么周到了吗 既是这么着 你索性把装修陈设都支配好了

罢 可见得古人说的 你们 女孩儿家是个天生的奇怪东西

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错的 照这样看来 恐怕谁都要疑心你已

经拣着个老公了呢

且说当时他父亲站在大镜子面前 望着自己的影儿 在那

里整理他那胸前白衬领上的带结儿 就是方才他女儿说他穿得

不正的东西 他女儿却坐在火炉子旁边烤火 低了头 一停也

不停的在那里拨弄炭火 原来这位小姐生得天姿国色 正是

纤得中 修短合度 而且束得一搦的楚宫腰 益发显得面如初

日芙蓉 腰似迎风杨柳 他的父亲却与他大不相同 父女之间

没有一点相像的 生成浓眉大眼 粗臂阔肩 矮壮身材 卷曲

头发 颔下更生就一部连鬓的浓须 一双手是用惯了锤儿凿子

的 那既粗且硬的情形 更不用细说了 他的品性却是老成正

直 不失为一条强硬好汉 闲文慢表

且说当下因为他说疑心他女儿有了老公 所以他女儿含着

羞问道 倘使我真是有了个人儿 你说怎么样呢 嗳

那是甚么话 儿呀 你可要好好的记着 你爹爹没有答应 你

是不能嫁的呀 我也知道是如此 所以才对你说呀 那

么说 你真是有了 但不知你的老公是在那里找得的

呢 在史太太的客厅里 吓 哈哈 那么我懂得了

你为甚么常常的要到他那边去 他这个老糊涂 只晓得常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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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客 你还屡次的拉我同去 我总不愿意往他那里去走

动 你看这都是你自己错过的了 要是你肯去走走 早就

可以看见你那个 甚么我那个 你那个将来的女婿

呀 我的将来的女婿么 你好快呀 妙儿 来 来 你把

那话说得明白一点儿 我本来不是个刻薄寡恩的父亲 我也很

愿意你嫁一个相当合意的人儿 然而这件事我总要作一点主

还有一句要紧话 我且告诉了你 从来有那么些人 专门在女

孩儿身上用心 其实他的用心是假的 他一意只垂涎在那副妆

奁上 你可千万不要上这个当 你的赔嫁有二十万法郎 说大

不大 说小也就不小了 你也得要自己留点神 如今你的意中

人是谁呢 不是一个技艺中人吗 并非并非 此人可是很

欢喜美术的 他也很佩服你老人家的本事 然而他却并未曾动

手用过一个锤儿 拿过一把凿子呢 你说他佩服我的本领

么 算了罢 不要你拍马屁 他连我的生活都没有见过呢 他

到底是干甚么的 他起头本来要投身到交涉场中去办理外

交 后来又改了主意 他有二万法郎的进益 就靠此度日 平

时最留心的是史鉴 所以他天天在公家藏书楼里消遣 到了晚

上 他们另有社会的 他今年刚刚三十岁 长的很好看 很和

善 他也很疼爱我 总而言之 他是样样式式都好的

了 不 他有一样不好 他是个世袭的伯爵 哦 一

个伯爵 你要嫁一个伯爵 你知道你是个石匠的孙女儿 你老

子铁瑞福当初还当过苦工的呢 这个你都告诉了你意中人没

有 都讲过的 他说你要是肯招他做女婿 还算是他的造

化呢 那么他一定是个宽宏大量的贵族了 然而他是凤凰

我们是草鸡呢 他到底姓甚么 叫甚么 他姓贾 名尔谊

号斐礼 那么我应该叫你做贾伯爵夫人了 即使我成

了亲 你还得跟从前一样 叫我一声妙儿呀 这桩事 我没有

同你商量 先自定了 还要求你饶恕我呢 甚么呀 你已

经定了吗 妙儿一面笑 一面说道 是呀 这都是你自己

的不是呢 你为甚么总不肯同我一块儿到社会里去 倒要同那

些不相干的人在大客店里吃呀喝的 闹个不了 领子儿歪到了

耳朵底下 还乐得不知怎么样呢 说了又笑个不了 你想

甚么样罢 我本来不是怕爵贾尔谊 不比他会把领子扣的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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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的 如今你也不必多说了 来帮着我结好了罢

于是妙儿笑着站了起来 走到他父亲跟前 举起一双纤纤

玉手 把他颈脖子上的白色衬领紧紧的结住 几乎叫他老子头

也转不过来 然后抬起头 把一张娇滴滴的脸儿送到他父亲嘴

边 说道 如今亲我个嘴罢 他父亲对他亲了个嘴 说道

现在你愿意的都依了你了 妙儿带笑道 还有一件事要

你答应呢 后天斐礼要到我们家里来当面求亲 你一定要见他

的呢 瑞福听了 叹口气道 这样一个客气人 就叫他斐

礼 又把眼帘往上一卷 对妙儿说道 我那可怜的儿呀

你连这一点礼数都不懂得么 这倒不是礼数的问题 倒是

我的乐处呢 贾君来 我要你见他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呀 好呀 我就答应了你 见他就是了 我想见见他 也

好让我看看他是个甚么样人 要是个油头光棍的人 我可就要

把闭门羹相待 没有甚么客气的 可不要怪我 要是你看

他是个好人 你又怎样呢 再看罢 他是一个伯爵 我也

不稀罕甚么伯爵 然而说来说去 也并不是他的不是

这么说就对了 同你争了半天 可以算我胜了 让我替

你把带子儿再弄弄好 去赴纪念会罢 如今你到镜子里去照照

看好不好 如今我很整齐了 可惜我的胡子太长 把你打

得好好儿的结子 差不多都挡着看不见了 你应该把胡子

剪剪齐才好 现在看着 好像那大花园里面塑的那个铜人儿的

相貌似的 我恐怕只有你的那个斐礼伯爵 才有两撇好须

呢 他的胡子又软又细 就像是丝的似的 后天你看见他

就知道了 快去罢 我已耽搁了你许久了 不要叫人家等你呢

去了 去了 玫瑰 叫的马车来了没有 来了 在外头等

着呢 你甚么时候回来呀 我也说不定 我想到那里

去 又要吃酒 又要唱歌 不到半夜 总不得罢休呢 我看你

还是先睡 不要坐着等我罢 你要是肯当当心心的不要吃

醉 我也就先睡觉 不必坐着伺候你回来了 小孩子 你

这话怎么讲呀 你自己也很明白的 只要这么满满的一杯

酒儿 就要把你醺倒了 所以你吃酒最要当心呢 第一件 是

望你叫一辆马车 径直的回来 你知道 那些新闻纸最爱攻的

是那些老晚在外头走道的人 所以你晚上在外头 我很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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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嘎 我有两个好拳头呢 怕甚么 来 我的好孩子

咱们再亲个嘴 就走了

妙儿当下走近他父亲身边 亲亲热热的把左右两面香腮凑

近他父亲鼻子上 给他闻了两闻 然后代他穿上一件外褂 送

他到了楼梯底下 方才握手而别 瑞福临上车时说道 我的

儿 你明日早起再会我罢 妙儿亦随口答应道 随天所欲

原来这句话是回回教中人的俗话 他们常常用惯的 谁知此番

铁家父女这句话 却是无意中成了个不祥的谶语 大有随天所

欲 天不欲之意呢 要知成了个甚么谶语 且待下文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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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掉笔端补提往事

避筵席忽得奇逢

却说叫来的马车本来早已停在门前 瑞福出门 即便上车

当命马夫加上几鞭 不多一刻 即离了他所居的白帝诺路 往

大客店而去 这座大客店是著名的酒馆 他们今日纪念会就在

那里设席 离白帝诺路虽是甚远 瑞福虽是独自一人坐在车上

却还不甚寂寞 只因他方才听了女儿一番言语 实出意料之外

故在车上翻来覆去的寻味他女儿的那番说话

原来瑞福初与他妻子十分恩爱 讵料不到十年间 他妻子

就去世了 只剩下妙儿一个闺女 所以瑞福十分疼爱妙儿 差

不多竟是单看着女儿过日子的了 瑞福的父亲在生时 曾经当

过一名采石工匠的头目 日作夜息的抚养得瑞福长大了 把他

送到工艺学校里去学刻石的技艺 这也是望他箕裘相继的意思

瑞福果然学了一手好工艺 倘能够早点出了好名气 就靠着这

一点本领 也可以一生吃着不尽了 争奈他年少时候 走的头

头不是路 犹如中国的俗话 叫做 运气不好 自从那回争

取那罗马赛艺的文凭不得到手 把他气个半死 从此越觉得无

聊 穷困也日甚一日 甚至于借住在三等客店之中 与那些下

流社会中人为伍 虽然 这却不是他的技艺不精之过 只因此

等雕刻匠的行业 本来不容易守得出名的 俗语说的 头难头

难 万事起头最难 这不独是古今一辙 并还是中外一辙呢

所幸他在石工场中做工的时候 遇得一位知己 这也算得他一

生的奇遇了

你道这知己是谁 原来不是别人 乃是一个贫家少女 虽

系小家碧玉 却也楚楚可亲 而且生得聪明伶俐 比着瑞福

着实有算计得多呢 只因父母双亡 孤苦无依 喜得幼时学过

音律 拉得一手好胡琴 他仗着这个本事 在那些中等人家出

出进进 教习人家子女拉拉胡琴 唱唱歌 也就可以 口了

这日与瑞福相识 就一见如故 成为夫妇 当他们成亲时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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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日子怎样过法 并未计及 喜得这位琴师年纪虽轻 却极

有恒心 不比那朝三暮四 今日同志 明日仇敌的少年 自结

缡以后 依然天天出外操理旧业 那进款纷纷不断 倒也可以

算得是他的一份妆奁呢 而且瑞福本来有一种傻头傻脑的神气

自从他女人过门之后 慢慢的把他陶融得好了好些 后来又劝

他不要灰心了本行 生疏了技艺 从此瑞福就取了些白石 雕

了好些人像 出去求售 颇得善价 后来又想出一个新法 做

了模子 范了好些富商大贾的面像 出去发卖 大家越发的争

相购取 家计从此渐渐的宽裕了些 过了年余 就生了妙儿

一家三口 日用渐增 也还可以支持得过 然而困难的时候还

是有的 所以妙儿到了九岁以外 还跟了他母亲 不时的在当

铺里出入哩 后来每日的进款 渐渐的有了一定数目 光景就

一日富余一日 两口子就可以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了 那里知道

却又凭空里生出一件意外之事 把他的家门又改变了一番

原来瑞福的女人本有一个未曾出阁的姑母 一向在路恩 法

京巴黎北部一名城也 经商贸易 手里积蓄了好些财产 但是

他的生性鄙吝不堪 这也是世界上人的通病 不能专咎他一个

的 况且做人不刻薄不鄙吝 这钱还从那里多起来呢 所以瑞

福的女人虽然有这么一个有钱的姑母 却还是与没有的一样

他少时候 想要到学校里受教育 因为没有学费 曾经同他这

姑母商量 谁料他姑母非但一毛不拔 说到 借钱 两个字

他还想你拿两个法郎去换他一个呢 及至嫁了瑞福之后 知道

他有手技 有进款 不怕他久假不归 方才肯略略通融呢 后

来不知怎样 忽然得了一个极奇怪的暴病 跳起来就死了 所

有一切家财物产不及分晰明白 连一句遗嘱都没有 未曾出阁

的人 又没有子女 当时大家查来查去 才知道他有一个内侄

女儿是最亲近 照例可以承受遗产的 所以瑞福家里 就白白

的享受了这份家财 一个穷措大 忽然做了富家翁 只乐得他

心花怒放 幸得那时瑞福的家计也是渐渐宽裕的时候 倘使他

穷极的时候 蓦地里得了这份家财 那才叫做穷人发财 如同

受罪呢 然而大凡一个人是乐不可极 乐极会生悲的 这位铁

娘子自从收受了这份梦想不到半空里掉下来的大家财 享受得

没有三个礼拜 忽然犯了个伤寒症 没有几天 就呜呼哀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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